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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的春天，84 岁的王力开始编撰一部他心中“理想的字典”。这也将是中国第一

部比较完备的——《古汉语字典》。计划中的字典 120 万言，鸿篇巨制。诞生在抗战

岁月中的这一宿愿，在他心中酝酿了近半个世纪，而他已垂垂老矣。这位 84 岁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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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言学的奇才，那年春天开始，早上 8 点研墨，每天连续伏案 8 到 10 小时，任何

与写作无关的事他不闻不问，只有助手和妻子拖他吃饭时才小歇一下。他以每天 3000

字的速度，朝自己“理想的字典”迈进。 

——纪录片《大师  · 王力》  

 

 

 

纪念语言学家王力先生（1900-1986）诞辰 120 周年  

 

 

 

 

王力孤独而有尊严的一生 

来源  | 《东方早报》  

  

 

 

△  

纪 录 片 《 大 师  · 王 力 》  

 

 

留学法国，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  

 



 

王力，1900 年出生在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他 7 岁上私塾。先生讲《三国演

义》，讲到慷慨激昂处，便拍案而起。王力由此爱上小说，也产生了他的第一

个理想——当小说家。高小毕业后，王力因贫辍学，但读书不辍。夜晚无油点

灯，每天就着月光读书。书读了很多，但一副深度眼镜也因此伴随了他一生。 

 

 

1924 年，带着别人帮他凑的 120 元小洋，王力踏上了求学之路。王力先就读

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班。他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

为追求文学理想。但一年后王力却因反对校长搞帝制复辟活动而被开除，转入

章太炎当校长的国民大学本科学习。  

 

 

 

△  



20 世纪 20 年代王力（左）与同学在上海  

 

1926 年夏天他报考清华国学院，师从赵元任。国学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

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王国维对这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说：“我原来爱好

文学，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为着追

求“实实在在的东西”，王力跟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学语言学。国学院毕

业后，王力接受赵元任的建议，去了当时世界语言学的中心——巴黎。  

 

 

 

△  

1930 年 ， 王 力 在 法 国  

 



在法国学习是自费的。王力想卖文为生。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商务印书馆接

受了他的译稿。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审是叶圣陶。叶圣陶先生对他的书评价很

高，他认为王力的文章“翻译得雅，文笔非常好”，所以叶圣陶先生说：“他的书

来一本我们出一本。”后来王力在法国的学费就是叶圣陶先生给的。  

 

 

 

△  

1931 年 ， 王 力 在 巴 黎  

 

王力于 1932 年归国回到清华，教授语言学课。课余仍为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

库”丛书撰写希腊、罗马文学专书，翻译《莫里哀全集》等外国文学作品。按

清华的章程，专任讲师两年即可升教授。但第三年王力却没有等到教授的聘书。



他去问朱自清，朱笑而不答。然而朱先生的这一笑却令他知耻。他反躬自省，

向“翻译家王力”告别。  

 

 

不久，他写出了语言学研究的力作《中国文法学初探》。王力回忆，朱先生看

了就很满意了。于是他在第四年被聘为教授。  

 

 

 

 

 

颠沛流离之时，仍不忘学术研究  

 

 



当代音韵学家唐作藩在采访中说，“王力认为过去编的字典，都不是很理想，

比如《辞源》、《辞海》，他觉得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罗列词义，不分主次，

不分历史。” 

 

 

1930 年代王力刚从国外学习回来，看到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他感

觉到大部分都是套英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没有文法可言，王力沉痛地

写道，“近年来，大学生的文字不通，已成最普遍的现象。一个大学生不能正

确地应用本国的文字，在西洋是很少见的事。从前的人喜欢用古人的熟语，不

合传统习惯的就叫做不通，所以中国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护。现在呢，大家

趋向解放与自由，于是中国文法也像中国人的道德一般地彷徨歧路，有破坏而

无建设。” 

 

 



 



△  

梁 启 超 送 给 王 力 的 对 联  

 

1935 年，王力呼吁政府支持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牵头制定一部标准文法。他

认为 5 年可以制成草案，3 年精细修订，“8 年之后，我们将有一部文法。”尽

管想法很好，作呼吁的也远不止王力一人，但这样的工作却迟迟没有启动。第

二年，王力写了《中国文法学初探》，倡言抛弃模仿，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工

具，从汉语的现实中寻求语言规律。此文几乎是他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

宣言。  

 

 

 

△  

1936 年 ， 王 力 （ 右 ） 与 夫 人 夏 蔚 霞  

 



对一种语言规律的研究，必须从该语言的实际中来。但实际的汉语，同当时的

社会一样，动荡而复杂。文言、半文言、白话和欧化的白话，还有千差万别的

方言，都令人无从下手。王力认为，“这是艰难的一种工作，比之依傍西洋语

法者，多费百倍的踌躇”。  

 

 

但就在这时，卢沟桥枪响了，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王力随清华一起流亡

南下。流亡路上，王力愈加感受到中国文化学术和人民所陷入的危境。两个月

的跋涉，王力一家到长沙。全部家当就是些衣物，几乎无书可读。  

 

 

1937 年 10 月的一天，王力在长沙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部《红楼梦》，版式

古雅，很是喜欢。王力蓦然悟到，《红楼梦》是较为纯粹的清代北京口语，不

正是语法研究理想的材料么。他在惊喜中买下了这部书，并购得另一部清代白

话小说《儿女英雄传》。  

 

 

汉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傅雨贤在采访中谈到了王力买书的细节。 “他觉得

这个材料非常宝贵，一个是，对象很明确，没有方言的杂芜，还有就是没有古

代汉语的杂芜，所以买了这两本书，还没有到昆明之前他已经开始在研究了，”

傅雨贤说，“他把这两部著作的所有用词造句的规律，一个个的做卡片，之后

就进行归纳整理，突破了《马氏文通》沿袭西方的框架的毛病，完全从汉语实



际出发。王先生发现，词法是次要的，因为我们汉语没有什么形态变化，不像

英法德俄语这些，形态变化多，所以那些外国语都是以词法为主，他说中国以

造句法为主。” 

 

 

 

△  

在 西 南 联 大 （ 右 起 ： 王 力 、 闻 一 多 、 罗 常 培 、 罗 庸 、 朱 自 清 ）  

 

后来王力一家辗转来到昆明，在昆明龙头村的岁月里，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

上写作。点不起煤油灯，他点豆油灯，妻子夏蔚霞在旁借点光亮编织毛衣。一

个月能织五件，贴补家用。到 80 岁时，这艰难的时光仍历历在目，王力赋诗

赠妻：“七省奔波逃猃狁，一灯如豆伴凄凉。”就在这样的境遇里，整整 5 年，

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问世。随后两书普及本《中国语



法纲要》完成。到这时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如第一次给出

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

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

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 3 部巨著是奠定了

我们国家 20 世纪 40 年代当时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是第一本，是当时

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建设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  

 

 

1945 年 8 月 10 日日本投降。王力一夜未眠。在抗战流亡的艰苦岁月中，王力

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

语言学的未来。王力著文：  

 

咱们对于抗战建国，没有必胜必成的信念则已，否则咱们应该料想到

中国语文有兴盛的一日，那时节，汉语虽不一定能像英语一般走到人

家中学的黑板上，至少人家的大学里也会有汉语一科，和英法德俄诸



语并重。那时节，咱们有没有像《牛津字典》一样的好字典给人看？

有没有像叶斯珀生或泊尔姆的英国语法一样好的中国语法给人家看？

中国语言学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我希望将来中国语言学界人才济

济。 

 

△  

1947 年 王 力 （ 右 ） 与 陈 寅 恪 在 广 州  

 

刚复员的中山大学聘王力做文学院长，他提出的任职条件是，办一个语言学系。

果然中大由此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王力设计了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



延请了方光焘、杨树达、商承祚、岑祺祥等名家执教、讲学。他自己除了授课，

甚至还检查楼道、厕所的卫生。  

 

 

1950 年，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中国第一批语言学大学生从中山大学语言学

系毕业。到 1953 年，4 个年级在校生只有 13 个。到了夏天，7 名学生毕业，

实属盛况空前。王力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  

20 世 纪 50 年 代 王 力 全 家  

 

 

到了 1954 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文字改革以及各

类扫盲和文教工作。这一年语言学系破天荒地招了两位数的学生。新生刚入学，

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又整体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学生李炜在采访中说，



“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个合并，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大学汉语言专业，也就没有严

格意义上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样子，对整个语言学、语言学界，他都功不可

没。” 

 

 

 

白天打腹稿，夜晚写书  

 

 

王力一方面支持应用和普及，同时又坚持基础研究，他认为词汇学、语义学、

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以及继承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等等，都是迫切需

要做的研究工作。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前期王力的《古代汉语》、《汉

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同时也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汉语史研

究生。  

 

 

但到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力的研究和教学戛然而止。  

 

 

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

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如果为狭隘的功利主义所蒙蔽，急功近利，中国

语言学就不会再有发展的前途。”但王力因此受到批判。这位 60 多岁的老人被



抄家、批斗，书稿查封，被发往煤厂拉煤劳动改造。日记中他写道， “不容于

世”，“不见谅于骨肉”。“变化如此大，殊为痛苦不堪”。  

 

 

但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被允许回

家时，他便在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把白天劳动时打的腹稿写下来。“文革”一结

束，他拿出两本书稿，一本《诗经韵读》，一本《楚辞韵读》。“文革”后王力

还修订了《汉语史稿》，1950 年代撰写的这部著作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

框架。最后在他 84 岁时将《汉语史稿》扩充和修订成《汉语语音史》、《汉

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他为此用去了整整

7 年的时间。  

 

 

 

△  

1979 年 11 月王力教授参加全国文代会，与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林庚、吴祖湘、杨晦、王力、

王瑶；后排左起：谢冕、段宝林、刘绍棠、费振刚、宋士杰、赖林嵩。  

 

 

 

“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  

 

 



当代语言学家詹伯慧在采访中感慨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你怎么样，

我的事业只要我生存一天我一定执着地追求，我有我做人的宗旨，我有我做人

的目标”。  

 

 

王力 25 岁学英语，27 岁学法语，到了 50 多岁，还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

到他 80 岁的时候他还听日语的广播学日语。“文革”结束那一年，76 岁的王力

写诗送给自己：“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为了把十年时间补回来，

王力到后来更加倍地工作。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

甚至对向他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他都勤勉地一一

作答。  

 

 



 

△  

暮 年 王 力  

 

1954 年进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工作的曹先擢

谈道，“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这个工作时，他已经是 83 岁高龄了，审音表发

表后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所以我非

常感动于他的精神。” 

 

 

 

△  

王 力 先 生  

 



1984 年王力生平最后一次回到中山大学。中大邀请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

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5000 人座位的纪念堂，竟来了 12000 人，

把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傅雨贤回忆说，“他一看密密麻麻那么多人，

他很感动啊！84 岁了，结果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专业课一次 12000 多人听，

中国教育史上没有过，我估计世界教育史上也没有过，而且这是他最后的一次

公开课。” 

 

 

1986 年，王力辞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

《王力古汉语字典》。直到去世之前，王力每天还在从早到晚坚持工作。北京

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张双棣回忆说，“后来他在一张纸上，

一个信封上写着， ‘张双棣答应帮我写亥集，我做什么呢，整天疲劳。 ’这是他

的绝笔。”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 10 余

万元稿费全部捐出，在北大设立“王力语言学奖金”。这是“文革”后最早的个人

捐赠学术奖金，而他本人至今仍有“孤独而尊严”的美誉。  

 



 



 



 



 


